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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文 略 述 了 任 初 先 生 作 为

山 东 大 学 数 学 学 科 的 创 始 人 于

1930 年 -1936 年 间 执 教 山 东 大

学的经历。

先 生于 1929 年 12 月即赶赴

青岛参与当时国立青岛大学的创

制，几尽一人之力建立了山东大学

数学系。后通过各种渠道及方式，

积极筹措资金、延揽人才、编制课

程，将山东大学数学系带入了其发

展史上的第一个鼎盛时期。

任初先生以数学立身，兼治

文史，留日时曾师从国学大师章

才兼文武，学贯天人
                  ——纪念山东大学数学学科创始人黄际遇先生

东  青

太炎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

深得其赏识，并兼与黄侃等友善。

出任山东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后，

对于文科学科的建设也非常用心。

除发表相关著述外，更承担中文

系教学任务。

除文理兼通之外，任初先生

还极爱运动，善马术、精击剑、喜

足球。平日里一袭长衫，胸前总是

缝有两个口袋，传说内置钢笔与飞

镖，这也算是先生文武兼资的一个

缩影吧。任初先生毕生嗜象棋，即

便战乱时期也勤研不辍，其水平在

当时已可居一流棋手之列。

此外，当时的山东大学曾流

传有“酒中八仙”的逸闻，先生为

其中佼佼者。每当嘉会，先生的笑

话最多，荤素俱全，在座的人无不

绝倒，甚至于喷饭。酒阑兴发，击

箸而歌，声震屋瓦，激昂慷慨，有

古燕赵豪士风。一次微醺之后，任

初先生口占一联：“酒压胶济一带，

拳打南北二京。”虽纯为戏言，但

其豪气可见一斑。然终有宴罢曲终

之时，因时局动荡，政治黑暗，“八

仙”相聚并未几年便作风流云散。

上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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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迢递，四海桃李 [1] 

带着几多牵挂与些许无奈，任初

先生离开山东一路南下，并接受了国

立中山大学的聘请，回故籍重执教鞭，

这已是任初先生第二次执教中山大学。

此前，除受聘于山东大学之外，任初

先生曾先后执教过天津高等工业学校

（今河北工业大学）、国立武昌高等师

范学校（今武汉大学）、中州大学（今

河南大学）、国立中山大学（今中山大

学）、河南中山大学（今河南大学）等

高校 [2]，教学生涯可谓丰富。尽管民

国时期，出于种种原因，教师辗转任

教也属平常，但像任初先生这样几乎

每到一处皆领衔学科开创性工作的却

也并不多见。

1910 年，任初先生自日本学成归

国后不久即赴天津，任教于天津高等

工业学堂。时值清末，此类“西式”

学堂兴办未久，不但师资缺乏，合用

的教材也不多。任初先生在此期间亲

自编写授课讲义并编纂教材，其编写

的《中华中学物理教科书》于 1914 年

绩及所学专业分别授予各科“进士”、

“举人”等传统科举的身份，因此也就

诞生了诸如“工科进士”、“商科举人”

乃至“牙科进士”等一系列“新功名”；

次场一般在时隔几月之后的保和殿举

行，称为“廷试”，按照考试成绩分出

等级，并授予职衔。

1910 年 10 月，任初先生应父命

进京应试，获“格致科举人”的功名。

所谓“格致科”，类似于今天我们习惯

上说的理科。翌年初，先生参加廷试，

考取二等，授“七品小京官”的职衔，

候补待用。宣统三年五月初九《唐景

崇等为请照章录用廷试游学毕业生事

奏折》对此有相关记载： 
“经言讲官、学务大臣臣唐景崇

等跪奏，为遵章预请钦定廷试日期，

恭折仰祈圣鉴事。……黄际遇，年

二十七岁，广东增生，格致科举人。……

以上一百七十六名，廷试二等，前经

学部考试列中等，均拟请旨以七品小

京官按照所学科目分部补用。”  [3]

尽管任初先生对此“举人”功名

及官衔并不在意，但其家乡澄海却甚

为重视。此后澄海一地除一二有功名

的士绅外，凡提到任初先生，一律呼

之为“黄家举人爷”。

1915 年，任初先生应当时的国立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前身）

邀请赴武汉执教。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建立的中

国第二所高等师范学校，属于中华民

国所设六大学区之一——华中学区的

最高学府。其他几所分别是：北京高

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浙

江两级师范学堂、成都高等师范学校

和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之所以将高等

师范学校设为各学区的最高学府，与

当时中国急需师资的情况不无关系，

而师范教育的开始就是大学教育的开

始。其后随着中国教育的发展，上述

师范学校大多转为了综合性大学，成

为各地大学的翘楚。

任初先生在武昌高等师范学堂担

由中华书局出版，全国各地中学多有

采用。尽管在天津执教的成果斐然，

但任初先生当初实是抱着“打零工”

的心态去的，其赴津的主要目的是进

京赶考，天津在其构想之中不过是一

个权且安身立命的中转站。

相信许多即便只对高中历史课本

有印象的读者也会记得，1905 年因时

局所迫，清政府已经废除了科举制度，

那么 1910 年任初先生进京赶的是什么

考呢？答曰：“洋科举”。这是 1905 年

科举制度正式废除后，清政府为吸引

归国的海外留学生通过考试进入政府

而根据留学生留学时所习科目以及外

语专门设置的考试，民间俗称“洋科

举”。与传统的科举考试相比，其报考

科目可谓丰富，包括“格致科”、“工科”、

“商科”乃至“牙科”等。从 1906 年

至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为止，这种被

称为“洋科举”的留学生考试共举办

过六次，总共取录了 1388 人，按照当

时的规定，凡在海外高等学校入学三

年者皆可应考。考试分为两场，首场

在学部举行，称“部试”，考取者按成

曾昭安（1892-1978），字瑊益，江西吉水人，

武汉大学的创立人之一，中国数学会的创

建人之一

经亨颐（1877-1938），字子渊，号石禅，

晚号颐渊，浙江上虞人。我国近代著名教

育家，书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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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数理部教授、主任、校教务长等职，

并曾一度代理校长。他对当时学生中

表现出的积极的求知欲很是欣赏，对

时为数理部第一班学员的曾昭安所组

织的数学研究会精心培养并大力支持，

为其出谋划策，加以组织引导。在任

初先生的筹措下，数学研究会在 1916
年改组为武昌高师数理学会，先生为

首任会长，而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

学会也成为辛亥革命后，在高等学校

中成立最早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数理

学术团体。1917 年，曾昭安学成毕业，

在任初先生支持下先后赴日本、美国

留学深造，他在国外的研究成果经任

初先生推荐也陆续得以在国内发表。

1925 年，曾昭安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博士学位，并接受武汉大学邀请，

回到母校担任数学系教授，创建和领

导武汉大学数学系数十年。此间他和

任初先生一直保持书信往来 [4]，既有

学问上的探讨，也有生活上的交流，

师生之情笃深可见。

1918 年冬，任初先生奉派至江浙

一带考察理科教育，此行对任初先生

而言无论于公于私都可谓“得偿所愿”。

于公，自日本留学归来后，先生一直

希望能够总结一套适于本土且行之有

效的理科尤其是数学教育方法，在先

后执教了天津、武汉两地后，此种想

法更为迫切。此次能够赴江浙一带考

察，多少可弥补其对南方教育认知的

不足，对其数学教学方法的探索很有

裨益。于私，任初先生留学日本期间

结识的挚友经亨颐先生时为浙江两级

师范学堂校长，多年不见，正可一会，

且对此行之考察目的也有助益。

经亨颐，字子渊，号石禅，浙江

上虞人。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书画家。

“五四”运动时期，时为浙江省立第一

师范学校校长的子渊先生鼓励支持爱

国民主斗争，倡导新文化运动，采取

了一系列革新措施。1921 年，子渊先

生在位于浙江省上虞市风景优美的白

马湖畔创办了“春晖中学”，汇集了夏

丏尊、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等一

批名师硕彦在此执教，推行新教育，

传播新文化，以图“一洗从来之积弊”。

依美景、延名师、文化深厚、思想新潮，

如此学校想不出名也难，因此，春晖

中学建校不久即蜚声海内外，时有“北

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在子渊

先生 30 多年教育工作中，始终坚持“与

时俱进”、“适应新潮流”的办学方针，

提出并一直努力践行“反对旧势力，

建立新学风”的教学主张。这些方针

与主张深得任初先生赞赏。

任初先生于 12 月 30 日抵达杭州，

子渊先生已经在站台恭候多时，连连

感叹“故人不见又四年”，好友久别重

逢的激动心情溢于言表，这使得任初

先生感动不已。此后几天的行程，子

渊先生几乎一直陪伴左右。白天或陪

同考察，或登山临水，晚上或探讨学问，

或觥筹交错。几乎每晚子渊先生都要

送任初先生回旅店再畅聊一番方离去，

要不是顾及任初先生休息不好，二人

抵足而卧，大被同眠也说不得了。此

次行程，为任初先生 1916 年春完成的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进行实况及

成绩说明书》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1919 年 10 月，子渊先生至武汉

出差，行程极为紧张——公事完毕后

当日即行。任初先生得知后，软硬兼

施，又硬留了好友逗留一日。任初先

生先雇马车，陪子渊先生游览汉口街

衢，并发电报召留日武昌同学七八人，

在普海春酒店宴请子渊先生。子渊先

生日记记载“同学盛情，余大醉”——

1912 年，著名教育家林伯襄创办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成为当时中国的三大留学培训

基地之一，这也成为现今河南大学的前身。1922 年，冯玉祥主政河南，在此创建中州大学。

1927 年，以此为基础改建河南中山大学，又名国立第五中山大学（其他四所为中山大学——

国立第一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国立第二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国立第三中山大学，

南京大学——国立第四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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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允，另聘专才等语。本校祗以‘勉

副雅怀，谨从台命，他时有缘可假，

仍希再赐教益’为词，函复查校长

云。”[6] （《黄任初教授未克南来》）

由此可见，当时各校求贤若渴，

亦可见任初先生端的是魅力不可挡。

这样，任初先生即从“1929 年 5 月出

任河南中山大学校长。时值军人专政，

为维持大学的发展，曾一度兼任河南

教育厅厅长，为发展河南大学不遗余

力”[7]。任初先生在担任河南大学校

长期间，参与制定了“解决安阳殷墟

发掘办法”，主持了河南与广州两地

中山大学互换教授的工作并广为延揽

师资人才。1930 年，任初先生邀请自

己在武昌高等师范学院时的学生、留

日归来的数学家王福春到河南大学任

教。此外，任初先生还建议各系四年

级学生写毕业论文，擅长书法的任初

先生还指导和组织学生们成立了书画

研究会等，这些在当时的高校中实不

多见。

任初先生的执教生涯中，在广州

中山大学的经历最为复杂，前后三次

且几经辗转。

第一次为 1926 年 8 月国立广东大

虽仅寥寥七字，足见同学情谊。

1920 年 12 月。任初先生受当时

的民国政府教育部委派前往欧美考察

教育，同时到芝加哥大学进修，成为

著名数学家 L. E. Dickson（1874-1954）
的学生，并于 1922 年获得该校的理科

硕士学位。[5] 尽管任初先生本人不喜

张扬，但据说对此学位也很有些得意，

曾手书“硕士第”匾额于澄海自家寓

邸门上，以示其书香家风。

回国后不久，任初先生受时任中

州大学（今河南大学前身）校长的张

鸿烈先生的邀请赴河南执教。张鸿烈

也是留美硕士、同盟会员，早年间与

任初先生熟知。1924 年 9 月，任初

先生正式履新，一手创建了中州大学

数理学系，并担任系主任、教授，其

间辛苦自不待言。在创制之余，任初

先生还指导学生宋鸿哲创办了《数学

报》。1926 年，因时局动荡，任初先

生被迫离开中州大学，时值国立广东

大学改为国立中山大学，聘请海内外

名贤执教，任初先生即被聘为国立中

山大学教授。1927 年 6 月，冯玉祥被

任命为河南省主席，他重整教育，将

河南三所高校（中州大学、河南公立

农业专门学校和河南公立法政专门学

校）合并为国立第五中山大学。1928
年，受冯玉祥将军的再三邀请，任初

先生再次赴河南执教，出任河南中山

大学校务主任、数学教授。后来时任

河南中山大学校长的查良钊（字勉仲，

1897-1982。顺便说一句，查良钊先生

与我们都熟悉的现代武侠小说大家金

庸先生，即查良镛，和近代诗人穆旦

先生，即查良铮，是同族兄弟）致函

国立中山大学，恳请慨允任初先生执

教河南，对此，当时的《国立中山大

学日报》有记载曰：

“黄任初先生日前请假北行，原

有销假南旋之意，昨由河南中山大学

查良钊校长来函，略谓，黄君现在伊

校任教务主任兼数学教授，学子倾心，

同人敬爱，一时万难听其回粤，希为

学改名国立中山大学之时，校方向国

内外聘请著名学者来校任教。任初先

生受聘成为该校数学天文系主任，并

执教至 1928 年第一学期末。关于任初

先生承担的课程、课时，《中山大学校

史》里有这样的记载：数学天文系一

年级的进级代数，每周 4 课时；数学

天文系二年级、三年级的必修课和化

学系二年级选修课数论，每周 2 学时；

数学天文学三年级的必修课微积分，

每周 6 学时；物理系二年级、化学系

二年级和矿物地质系二年级的必修课

微积分，每周 3 学时。上列共四个学

系六个年级讲授三门课程，每周课堂

教学达到 15 课时之多 [8]。若没有高

深学问，是很难做到的。这期间，也

是任初先生学术成果的又一个勃发期。

仅在 1928 年半年的时间里，任初先生

就在当时的学术刊物《自然科学》上

发表了论文《音理余论》、《一》、《错数》、

《Monge 方程式之扩张》等文章。

1936 年，任初先生二次受聘于广

州中山大学，成为不分系教授（不久

为工学院教授），分别为理学院、工学

院的学生开设专业课。为理学院数学

天文系新开选修课程连续群论，并开

设必修课程微分几何；为工学院化学

工程系、电气工程系讲授数学。除此

之外，任初先生还常常“不务正业”，

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学生讲授

骈文研究。任初先生极爱骈文，教授

学生骈文也成为他的一大乐趣，常对

人言道：“系主任可以不当，骈文却不

可不教”。

可惜，这段快乐的日子并没有持

续多久，1938 年 10 月，日军入侵，广

州沦陷，任初先生不得已为避难移居

香港。

1940 年 8 月，中山大学迁回粤北

山区坪石办学。先生穿越封锁线回校，

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天系主任。时虽戎

马倥偬，但先生弦歌未辍，坚持职守。

一方面，要协助新任校长张云处理繁

务。张云是先生于河南大学任校长时

黄际遇先生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著名数学家

L. E. Dickson 教授（1874-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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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1 月，日寇又犯坪石，学校通

告紧急疏迁，由坪石迁往仁化、梅县，

往西走连县，学校师生分散三地。先

生虽避地湘西，又与临武山中诸生讲

《十三经》，精力充沛，声震屋宇，日

夜不息，毫无倦意。先生的高风亮节

博得全校师生一致之高评！先生教过

的中山大学弟子很多，曾任国民政府

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曾任中大校长的

张云都是他的学生。

襞积之劳，日知成书 [12]

开篇曾言及先生日记，目前留存

下来的共有四部四十三册：其在青岛

所记者，曰《万年山中日记》，曰《不

其山馆日记》。广州所记者，曰《因树

山馆日记》。在临武所记者，曰《山林

之牢日记》。日记的命名皆与当时先生

所居之处有关，或直接采用其名，或

借以相关典故。如《万年山中日记 •
第二十册序》：“万年山者，国立山东

大学旧国立青岛大学之所在也。地居

的学生，年轻有为，他到任后，就衷

心请先生任校长室秘书长，为了扶掖

新生，先生慨然屈尊应聘，忙得不亦

乐乎！张云在回忆起这段与恩师共事

的经历时说：“我在坪石掌理中大时，

黄师慨然降尊，屈就记室，事无大小，

莫不躬亲，职权所关，必谦虚研讨，

减轻了我对事务的关怀，而增加了我

奋进的活力。尝对人言：‘青出于蓝，

我当辅之，以成大业。’诚挚热烈的心

情，令我感激的无可言状，惟有尽着

弟子敬师之礼，事之如父而已。”[9] 眷

眷师长情，拳拳门生意，令人感佩！

除此之外，任初先生还要授课，除数

学课程外，每周还要为理学院的新生

上一次文学基础课。他说：“新生如初

生的婴儿，老师需要像保姆一样，予

以悉心保护。”与此同时，任初先生又

欣然接受文学院学生们的环请，到距

离砰石校本部十余里路的清底洞文学

院，为学生们讲骈体文和文字学，据

当年在坪石就读文科，今任教于香港

中文大学的林莲仙教授在《缅怀黄任

初师》一文中回忆说：“任师每星期必

到文学院两次，给我们讲新课‘骈文

研究’和文字学，以一位理学院院长、

数学天文系主任兼校长室秘书长，再

兼文学院的课程，在我一生所接触的

大专院校教师中，除任师外未见有第

二位。” [10] 但对于任初先生而言，“此

义务功课，较诸授薪而为者，吾兴趣

更浓。”此外，据 1943 年在坪石铁岭

读中国语言文学系三年级的学生何其

逊回忆，任初先生读文章尤其是读骈

文很有特点，“一个劲儿地在摇头晃

脑、拖声呶气的吟咏汪中的《吊黄祖

文》。而且还伴随着抑扬顿挫、悠扬悦

耳的潮州口音，以手击节，用脚打板，

连两眼也眯缝起来，脑袋也在不断地

划着圆圈。”  时间一长，同学们都习惯

了他的教法，心生钦佩，对他那潮州

哼声也感到亲切悦耳。“上黄老师的骈

文课，真是如坐春风，如饮醇酒，无

时无刻不享受着文学艺术的熏陶”[11]。

青岛之西南，当日德人聚兵于此，筑

营其间。三间环山，一面当海，东海

雄风，隐然具备。今则修文偃武，弦

歌礼乐，三年于兹。”而《山林之牢日

记》因先生当时身在临武，取韩愈“君

飘临武，山林之牢”句乃作集名。

对于坚持写日记的原因，任初先

生曾在其《万年山中日记 • 第八册序》

中专门述之： 
日记者，一个人之流水簿也，子

张书诸绅，志之不敢忘也。颜渊退而

省其私，省其所私得也。然则私门著

述之最凌乱无章者，莫日记也。然记

述中之最可自信，而非有所为而为者，

又莫日记若也。日知其所亡，月无忘

其所能，有得即书，不假排比，此或

天下之至愚者，方肯为之。顾成名与

成举，不全相同，学问之事，又非尽

出诸天下之至知者，爱迪生之成功也，

自云得之灵感者什之一二，得之血汗

者什之七八，夫知而不行，与不知等

不实行者不为真知，行之不券，时有

新知。是故以际遇之顽鲁，望道而未

之见，而仍怀此以自壮也。况所治者

乃极抽象，而论证极严之学，机稍纵

而即逝，思稍钝而即塞，驽马十驾，

辄昧前程。愚公移山，失之眉睫。个

中甘苦，惟于青灯有味时聊自知之，

然此境已不过日月至焉而已矣。山居

无人事之苦，往往经月不入市尘，而

所得者仅止于此，知难而不敢退，又

未始非此茕茕相依之日记，有以策予

也，是用作序，敢告执羁。壬申大雪，

任初记。

在任初先生看来，日记具有及时

记录以备遗忘、铢积寸累以进学识、

总结经验以明得失的作用，尽管先生

曾打趣自己所记为“盗窃文史之末，

因循书数之间”，但仅其几十年如一日

笔耕不辍，细腻有恒之精神，就着实

令人叹服，更何况日记内容实堪称博

大精深——数学、文学、历史、书信、

对联、诗文、棋谱、音韵、训诂等多

种研究心得无一不包。

张云（1897-1958），法国里昂大学天文学

博士。1928 年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

数学天文系主任、教务长、校长等职。他

曾是黄际遇任河南大学校长时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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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初先生精碑学，其书法健朗俊逸，笔致精到，看似随意处

实则法度谨严。此为任初先生的一幅书法作品：“多宝塔碑

最窘束，而世人尤喜，正如杜少陵诗佳气满纸，而学者徒取

其硬涩，此殆曹子建所谓：‘兰苣馨香，人之所嗜，而海畔

有逐臭之夫者也。’”

任初先生的一幅篆书对联：“日思误书更是一适，今叙篆

文以究万原。”联侧题款：“上联为邢子才语校勘学所有

事也，因摭许叔重说文叙语成联书之。畴盦主人黄际遇。” 

邢子才，即邢邵，字子才。北魏河间人。文学家，记忆力强，

十岁能属文，五天读完《汉书》，撰有文集三十卷。

许慎，字叔重，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著有《说文解字》

十五卷，是我国第一部说解文字原始结构及字源的专著。

此联为任初先生集邢邵、许慎二人成句，以表达其对文字、

书法研究的意趣。现藏于汕头市博物馆。1922 年“八二风灾”时，任初先生亲自书写的《三字经楷书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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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录先生于 1935 年在山东大学任

教时的日记一则，与诸君共飨：

1933 年 5 月 3 日，曰 ：

“学术史最不易作，非淹贯各科，

兼有史才者不办。庄周《天下篇》和

太史公极富学术价值的日记《论六家

要旨》，综论诸家学术思想，为其滥

觞。班固《艺文志》，方具雏形。于

今二千余年，尚未有完备之著作也。

《宋元学案》为理性思想史，《畴人传》

为天算家略传，《佩文斋书画谱》为

艺术稗乘，未足为学术史也。近人支

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专传朴学，

偏重宗派，于学术思想，尚少汇通，

然形式粗具，实受欧史之暗示。梁公

所著，才气横溢，取法极正，惜体大

而思未精，既怀传世之心，又急售世

之利，是其所短。比年学风走速成之

路，陈半熟之品，凡百皆然，梁公未

能免于风气也。”

此为任初先生读罢 1929 年上海

民智书局出版的梁启超《中国近三百

年学术史》后写下的感受。先生向来

主张做学问要“勾通文理之邮”（用现

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分文理”，讲究

“多学科交叉”），先生以历代典籍为例，

强调学术史“非有淹贯各科”并“兼

有史才者”所不易做，即使对于道德

文章兼备的梁任公也以此批评之。先

生这样要求别人，同时也是这样要求

自己的，“致力实学，莫逐虚名”贯穿

于先生的一生，其藏于箧中，没于日

记的著述远远多于其付梓之作。

可以说，几乎没有人能够读懂这

些日记里的所有内容，但从另一方面

又可以说，几乎每个人都能够从这些

日记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由此，

以文及人，若要了解先生，读懂先生，

想来也绝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功。

凤翥龙翔，银钩铁划

任先生书法以颜体为本，兼融诸

先生还总结出日记“三得”（《万

年山中日记 • 第七册序》）：

循日读书，过境遂忘，矧迫衰年，

尤苦罔沕（夹注：《招隐士》“罔乎沕”，

王逸曰 ：“精气失也”）。自为此记，日

知所无。羡鱼结网，亡羊补牢，襞积

之劳，亦收寸进。其得一也。学海汪

洋，师友睽绝，私门讲学，聚书已难。

幸近高密，时沐流风（夹注 ：高密去

青岛百三十里，康成故里也），叨接兰

台（夹注 ：汉藏秘书之宫观），常供秘

笈。摭所闻见，实其简编，孵彼嘉言，

攘为己出。虽不敢久假不归，然亦恶

知其非有。其得二也。先生述之，门

人记之，传习有录，日知成书，登此

鳣堂（夹注 ：见《后汉书 • 杨震传》），

益渐俭腹。用以札牒，以存爬梳。虽

写定之难言，已呴濡之有自，留之他日，

或以覆瓿 ；遗诸子弟，聊愈兼金，鉴

覆辙与前车，认识途于老马，其得三也。

此三得可谓先生笔耕不辍的动

力，对于当下时代，也不无警醒之意义。

先生的日记诚然是座学问的宝

库，但更是所知识的迷宫。日记内容

皆用毛笔以文言写就，夹杂大量铺陈

用典的骈文以及诗词掌故，且不加标

点，更有英、日、德等诸国文字以及

大量的数学推理公式穿插其间。再加

上先生书法兼学百家，可以想见日记

里行、草、篆、隶荦荦大观的场面。

先生日记六十余年来未能得以刊行于

世，以至先生之学久不为世人所知，

此为一重要原因。

据有幸读过《万年山中日记》的

杨方笙先生介绍，“日记统用‘青岛

华昌大印’连史纸 16 开乌丝栏笺，

毛笔书写，单面折页，每面十行，行

楷兼用，斐然可观。” [13] 因先生治学

往往纵横贯通，喜做骈文而兼喜楹联，

因此，“日记中不仅选录大量前人联

语，自己还撰做了不少题赠对、格言

对、集句对，尤喜能充分体现汉字精

巧特点的灯谜、酒令等。”从中不难

想见日记内容的博杂。

家之长，楷、行、草、隶、篆并工，

造诣甚高。

在日本留学期间，先生书法主

学何绍基，后来到武汉大学任教则专

临《郑文公碑》及《张黑女碑》，在

河南大学时又学颜鲁公及钱南园等法

帖，皆得其神。据曾侍奉先生临池的

东床快婿钟集先生回忆，“先生原学颜

鲁公，后兼学百家，造诣甚高。在坪

石时，师生慕名求墨宝者极多，先生

通常多写行书条幅，亦有中堂、对联、

横披、扇面、匾额等，有时一日多至

20 余帧，落款皆有所不同。写大字匾

额，不须钩边。先生撰《罗文干墓志铭》

后，亲自寸楷书写，从早晨七时许开始，

一直写到午后一时，一气呵成，书法

超绝，从纸背见笔力均匀进纸，洵为

艺术珍品。” [14]

先生曾谈学书之法云，“写字以唐

字为底，横平正直缓缓写”，“欲求用

世则沿明而下，取法近贤，以博其用；

欲求自得则溯晋而上，尚友古人，以

究其蕴。” [15] 现藏于澄海师豫堂的《黄

际遇论鲁公书法》条幅云：“多宝塔碑

最窘束，而世人尤喜，正如杜少陵诗

佳气满纸，而学者徒取其硬涩，此殆

曹子建所谓‘兰茞馨香，人之所嗜，

而海畔有逐臭之夫者也’”，可见先生

对于历代书法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据说，先生有一癖好叫做“宿墨

不可用”，每次写作都要现磨鲜墨才好，

且写字绝不能临阵随意一番，一定要

在早晨精力充沛时胸有成竹而写，所

谓胸有成竹就是要在先一天或晚上要

考虑好怎样下笔，怎样构思。正如饶

宗颐先生对任初先生的评价——“善

书，顾不轻于下笔。” [16]

有一次，恰好钟集及其小友吕渭

纶侍奉先生左右，先生说明晨要写幅

字送还人家，钟集和吕渭纶一大早就

起来磨墨，两个人的效率很高，不一

会儿就磨好了，钟集还捎带手把待写

的纸小心折好，以方便书写。不一会

儿，先生散步回来正准备挥毫，但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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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有折痕便说道：“这张纸不用了，

写字的纸不可折，呆板不得。再者，

依照折痕写字丧失书法贵在自然的精

神，尤其行草书，大可不必预设框架，

反为所限而流于艰涩呆滞，有失本真，

这种做法算不得是个真正的书法家。” 
可怜见的，钟集只好将纸张弃置不用。

平日里先生写字也从不随便，即便是

上课写板书亦是如此。尤其是给中文

系的学生上课时，其板书一律用篆文

书写，称：“中文系高年级的学生嘛，

应该学！”[11] 任初先生板书篆书既快

且好，被学生赞为“银钩铁划”。

在中山大学时，每每有人登门求

字，赞先生为中山大学“一枝笔”。对

此任初先生常答道：“中山大学之内有

‘枝半笔’，我只能算是‘半枝笔’，真

正的一枝笔是侯过教授（侯教授时为

广州中山大学农学院林学系系主任、

教授——作者注）”[17]。既有自谦之

义亦有自诩之辞，这也是先生自信之

处吧。

1922 年“八二风灾”，任初先生

亲自书写《三字经楷书帖》并于上

海出版，该帖体现了颜筋柳骨的书

艺精髓，为当时学校提供书法教学

的范本。任初先生将所得稿费全部

捐出用于救灾。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18] 

琴棋书画，号为四雅，先生精于

其二 ；骑术技击，可谓两难，先生承

袭一身。但就是这样一个“动静皆宜”

之人却有一致命软肋——不会游泳。

任初先生虽生于海滨，却一直视

水为畏途，此中原因颇令人费解。据

说先生早年间曾由著名相士看流年，

云：“晚岁有水厄，能救尔者尔子也。”

当时先生权当戏言，未尝挂怀。后岁，

先生研读周易有年，曾自占一卦，亦

有将厄于水难之兆，与相士之言竟然

无二，自此暗暗吃惊，乃至有些耿耿

于怀了。一次与张作人教授谈及此事，

张听罢哈哈大笑，适逢先生四子家枢

中学结业，奉侍严尊在侧，张教授见

其健壮结实，风华正茂，就说道：“那

就延请名师，训练家枢游泳吧！”果

然，家枢转读于坪石中大附中高中部

后，每天下午放学，必往北江训练游

泳，日日如是。先生也常至岸畔，笑

迎四子游归。相士之言固不足取信，

而自测之兆与之暗合似也不能为凭，

然任初先生一生的重大变故的确与水

有着直接关系。

1925 年 11 月，先生由上海乘飞

鲸号轮船返乡，船行至福建诏安时触

礁。当一船人眼看着船随时可能沉没

而迫切盼望救援时，屋漏偏逢连夜雨，

又遇见一群海盗趁火打劫。先生十多

年的日记、文稿以及随身的财物不是

被海浪卷走就是遭海盗洗劫，仅只身

脱险。后来先生回忆时留下这样的记

载 ：“乙丑，飞鲸沉舟之难，急时自

祷于天，谓幸而免，归葬父事毕，不

再行役。”（《复姚秋园书》）尽管先生

并不迷信，但危急之时仍不免“自祷

于天”，并将遇难的原因归咎于其“久

负家山，食言誓墓”，于是发誓如果

此次得以幸免，给父亲扫墓后将不再

远行，想来这也应是其第二年即受聘

于广州国立中山大学的原因之一。

但计划不如变化，1928 年，经

不住时任河南省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再

三诚挚邀请，任初先生决定北上开封，

担任国立开封中山大学校务主任兼数

学系教授，并于第二年 5 月被任命为

河南中山大学校长兼河南省教育厅厅

长。此后，因时局动荡，任初先生又

几经辗转播迁。虽亦有涉水远行，所

幸安全无虞。

1945 年抗战胜利，散播四处的

中山大学师生陆续迁返广州。时为中

山大学数学天文系主任的任初先生也

携四子家枢乘坐校方租用的大船与部

分教师及家眷同返。

舟楫一路沿北江而下，正值秋高

气爽，加之心情舒畅，先生早已将占

卜之言淡忘，而是一心一意辅导家枢

学习数学，希望其到广州后能顺利考

取中大数学系。自登船之日，每天晨

起，必出题若干令其演算，待至准确

无误，方由家枢搀扶至船尾出恭，几

乎形成习惯。谁料到了 10 月 21 日这

天，船行至清远白庙，风云突变，水

急浪湍。巧的是，那一日先生为家枢

增加了演算题目，家枢作业尚未完成，

先生不想打扰，遂独自一人赴船尾，

竟不幸落水。

家枢闻声，衣服也来不及解脱，

急入江中抢救。虽抓住任初先生，但

当时风高浪大，且身有衣物，始终无

法返回坐船，而家枢已经疲力尽。正

当一筹莫展之际，有一大船迎面驶

来，教务长邓植仪同教授们向该船水

手求援，并愿酬以重金。谁料答道 ：

“我船祖训，从不落水救人，因救一

必失一，请谅请谅！”一线希望化为

尘埃。此时，后面学生乘坐的帆船赶

到，六百多位同学纷纷下水寻觅搜索，

几十分钟过去，杳无踪影。最后，有

一渔船正在撒网捕鱼，经请求，愿施

义举，终于，先生和四子家枢被一同

现代史上中国数学博士第一人胡明复（1891-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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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起。校医立即抢救，家枢很快苏醒

过来，但任初先生却因肺部积水过多，

终于与世永别！ [19] 
任初先生游历人间六十载，临水

而生又随水而逝，文理兼通、中西学

贯，然生性淡泊，不求闻达。致力教

育垂四十年，万里迢递，四海桃李。

虽时局艰难期间，亦诲人不倦，讲诵

不辍。胜利凯旋之日，却不幸没水

罹难。正值学术壮年不幸殒命，怎不

令人嗟叹。时国民政府明令褒扬，称

其“志行高洁，学术渊深。启迪有

方，士林共仰”。任初先生是我国有

史以来由政府明令褒扬的第二位数学

家（第一位为胡明复先生，系中国人

攻读数学专业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

第一人，曾参与创建了中国最早的综

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以及

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

1927 年 6 月 12 日在无锡溺水身亡，

年仅 36 岁）。

任初先生追悼会那天，中央教育

部特派要员前来执事。各界名士如于

右任、陈立夫、戴笠、柳亚子、胡适、

梁实秋、老舍等 80 多人均致送挽词

花圈。受业老舍挽曰 ：“博学鸿才真

奇士，高风亮节一完人”；硕儒姚梓

芳撰《澄海黄任初教授墓碑》有言：“笃

信好学，守死善道，斯二语惟君足以

当之。”

诚哉斯言！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山东大学数学院院

长刘建亚教授的大力支持，四川大学

数学学院罗懋康教授多次给予了细致

的指点，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提供了珍

贵的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